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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吉

我们象山这个地方的乡风乡
情，实在是有点不南不北，不上
不下。明明地处江南水乡，说起
来总是温柔妩媚，偏又靠着海；
出来几个象山人，不管汉子婆
娘，都自带北方人的爽利。

早年在车间工作，夏季闷
热，人心发狂。中午时分，男男
女女老老少少挤在仓库保管间，
只有这一间有一台老式空调。那
空调犹如对生活十分不满的中年
人，打起来大喘气，轰轰作响。
地上胡乱铺几张硬板纸，大家头
靠头一起躺地上午睡。

师傅爱说冷笑话，说一个象
山老汉去市里大商场买衣服，穿
得邋遢，想摸一摸衣服，服务员
轻慢他，他就啪啪啪掏出钱来甩
一脸，说衣服给我全都包起来。
在我看来这个冷故事实在是家乡
人钱不多人傻气豪迈的写真。但
那时是真的年轻哪，炽热炽热的
荷尔蒙，对生活无限憧憬，哪怕
是一个略带心酸的冷笑话都能惹
起一阵轻快的笑声。

说象山人有点傻气豪气，这
在食物上体现得更深。吃活的，
醉蟹醉虾，颇有点杀伐之气大将
风度。

时光突突二十年，当年的车
间小伙伴们不知飘落在这座城市
的哪个角落里，成为这个时代模
糊的人形背景……

我常想起师傅，人对于困苦
之时相交的友人长辈体会都是极
其深刻的。我这师傅就特别爱吃
醉虾，师母手艺差，都是他自己
亲自动手。他还喜欢小酌几杯，
有点才气，喝一点就醉，说些浅
显的道理。现在想想，这些道理
简直就是禅理，可惜我开悟迟，
人又有点不通世情，常跟自己别
扭，特别不愿去梳理心灵鸡汤。

师傅说，金属都会疲劳哪，
更何况是人，所以我们人得质量
好，他点点自己的心。又说，这
里得好，还得会保养。他给我口
述过家藏醉虾秘方，我一常年吃

食堂的糙大妞，从来没想过会拥
有什么样的精致生活，早把配方
忘得一干二净。

偶尔，我会梦到那段时光，
梦里不知岁月长，师傅们站在轰
轰作响的机床旁，他们那深深的
笑意刻在我的心头。巨大的排风
扇扇起一地灰尘，也扇走一片光
阴，光影清浅，光练交错，晨曦
日暮，犹如瞬间。

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过，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熟悉的旧人
和美食，那么这个城市对于我们
来说，犹如一座空城，不管寄居
多长，仍是旅人。关于食物的描
述，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蹲在上
海弄堂公共水龙头下洗菜淘米的
老阿姆，逢人走过，就笑眯眯地
抬头说：“今朝我小囡回家吃饭
……”她口中的小囡已两鬓苍

白，身形发胖，只有嘴角那一丝
憨笑仍带有幼时的调皮。

我一直认为，某些文字就是
要穿过千山万水人山人海，呼啸
着来到你面前，给你重重地一
击，让眼泪和疼痛不期而至。

人与物，确实有缘法。未言
心相醉，不再接杯酒。

我早年喝酒十分爽气，颇有
点男子豪气。碰到喜爱的友人，

不用人劝酒，自己先把自己灌
倒，仿佛不如此，无法捧出一颗
心来。偶有几次喝醉，坐在沙发
角落里捧头大哭，也不与人言
语。平日里我话语甚多，少有恶
言，常带微笑。醉后，莫名其妙
痛哭一场，似乎仅仅是为了把面
皮洗一洗。

人至中年，竟生了一场大
病，病好后，再不能饮酒。于是
就在脑海中回味师傅当年的赐
教，琢磨一些醉虾醉蟹等糟菜，
沾点滴酒意，意淫也甚为快乐。

靠海吃海，在这里，海鲜是
餐桌的主角，单以海虾来说，白
灼、盐水、虾仁、醉虾、炝虾、
烤虾、虾干等，可以写上一本
书。而在虾的众多吃法中，先生
也尤爱醉虾，曾好奇地去研究过
这一种风味。

醉虾的做法说简单也简单，
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就是一定要
使用非常新鲜的活虾，我们一般
用小白虾，而且大小要均匀，口
感才最佳。虾在倒入酒之前，一
定要用水充分清洗干净，剪去所
有须脚。选用上等的黄酒是做醉
虾的不二选择，葱、姜、麻油、生
抽、醋等调味料按照比例，不能马
虎。有时候看友人也用白酒炝虾，
另有一种鲜香滋味，浓烈。

当然，醉虾虽美，食之过程
未免残酷。孟子说：君子远庖
厨。意思是如果口腹之欲不可避
免，就请做做样子离开厨房以避
免杀戮之相。

如今，我们慢慢地多吃素
食，过清简的日子。

人生，无论是时光，还是滋
味，从来都是由丰入俭。

醉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题饰 金雅男

韩映虹

今年高温不退，竟想念起冬
季的寒冷。

记得上个冬至日，煮了红豆
汤果，吃完，果然又长了一岁。
加上对面另一个人的，一共过去
了两岁。

岁月像是还过房贷后的钱，
很不经用啊。

我眼前的这位，从单薄的少
年到青涩的青年，又从青涩的青
年到发福的中年。时间的河流
里，曾经那么浓密的头发竟然落
光，那么明亮的眼睛也居然老
花。这么看着的时候就有点心疼。

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走，要
做的几样事情还在做着。如果有
一天不做，是不是太阳没有照常
升起，月亮没有照常落下？

还真不知道。
总是在早起刷牙时，给他的

也挤上。也许满怀喜悦的时候挤
得慷慨，心绪懒懒的时候手下克
扣一些。然后看到他刷得满嘴泡
沫——并不知道刚才自己玩过小
心眼，就抿嘴笑了。

煮米粥。粮食的香味，来自
于丰盛的水蒸气，在漫天晨光里
氤氲开来。生活的暖意将人团团
围住。把粥油刮了盛给他吃，用
白瓷碗，小的银色勺子。有时装
在托盘里端到床头，让他享受

“产妇”般的待遇。看到他沿着碗
沿“呼噜噜”吃粥的样子，想起
二师兄这个称呼，忍不住地，又
要笑开。

最喜欢写水字。上等毛笔，
清水，随意哪里，写下“我爱

你”。水分蒸发了，“爱”也不见
了。第二天，又写，又不见。在
字还没干的时候，希望他能看
到。而他好像从没看见，从不
表态。依然写，这么写着的时
候，想到时间还在，总有一天会
看见。那时会怎样……还是先笑
吧。

有一天为他蒸饺子。夜幕四
合，人在旅途。要扣准时间，最
好他进门，饺子开锅，好比两个
人相遇的时候，正当年轻。因为
不好老打电话问，就等啊等。结
果是蒸得早了，饺子最终失了原
貌。想到它是与人一样等得傻不
拉几，也是好笑。

他是个细心又不善表达的理
工男。当初看到他会绗被自己很
惊讶 （那时没有被套），那是女人
干的活呀：将洗刷一新的被单摊
在单位的乒乓桌上，将被絮放置
中央，四周留出一样大小的边，
将被面覆于其上，被单包上被
面，再用绗被针一方一方地密密
地将这三者缝为一体。一个会绗
被的男人应该会疼他女人吧？嫁
给他应该没错吧？

确实，他以他的方式爱她。他为
这个懒散的女人整理乱纷纷的书
籍、抽屉和衣橱，她找不到东西，只
管问他。他包容她和朋友们一起疯
玩，从不催她。他为这个晚归女人
做的，就是留灯、留门、烧开
水。

他给她以人生很大的自由。
今天，他给她带来切开的西

瓜。于是，他们围着餐桌你一勺
我一勺开矿似的挖着吃。夏日里
的西瓜是清凉又甜蜜。

岁月好

张利良

城市的背景，日夜辽阔，
接近遥望的终端。

徜徉在湖的堤岸，
或登临塔的平台，
看一城灯火，如繁星闪烁
伸向浩渺的海湾。

石块砌成的步道，
始终坚实地铺进林木深处，
泛着月光的湖水，慢慢安放

下
塔影，人声，甚至地心处

传来的
秋虫的唱词。

夜深了，我把落叶与疲惫
一同搁在青石条凳后面，
继续陪着夜风漫游。
一些千年陶罐就埋在这座

山的坡地下，
虽然，有一部分已经大白

于天下，
但我依然不习惯袒露内心

的秘密。
我把一座塔，
看成人世的高地，
看成仰望星空的阶梯，
迈上一级，都是内心海平

面的抬升！

我熟悉这座城市，
每一条街巷，每一幢建筑，
它们出发的路径，
就是我诗歌的源头。
那些久远的事物
——古陶，青铜，日月潮

汐，
从一条木船的摇摆，
一枚贝壳的迁徙，
都能触摸到我胸腔里的呼

吸。
我不是失眠，
而是不敢入睡，
万里涛声就在山的另一面，
它们低沉的呜咽，

会穿透山体，逼近我灵魂
停泊的港口。

我会借着山海的名片，
唱亮渔火的灯盏，
拉长巨轮的航线，
从一座大桥的出口
找到万里征途的起点。

然后，再把自己慢慢收拢，
凝聚。像一座岛礁
以亿万年的光阴，
将岛体慢慢缩小。最终
驻留在八百里黄金海岸，
以一颗细沙的形体，
向到达这里的每一双脚印，
展示自己浪涛磨砺后的
晶亮的姿态！

在花岙岛悼张苍水

七月的刀口
猩红，锋利
拦腰砍折一面大旗
曾经支起孤篷的一脉沧水
被风暴架上陆岸
裹着一身腥咸
与西子湖头两腔热血宿命

地交汇
天下并不姓张
明亡，清也亡
一册史书
却攥紧一角染血的战袍
吴山脚下
三颗头颅
几个话题？
家国？君王？道义？节气？
坟在，祠在，碑在
仰望山河的“好景色”也

在
唯独当初刀口落下时的响

声
和寒光
永久躲进一口湖的深潭
无法
与日月乾坤对视

塔山，
仰望的高度（外一首）

岛礁之歌（外一首）

吴伟峰

他来过：这一片海域，
岛礁如林，草木葱茏，
每一朵浪花都吟唱着
同一首诗歌。斯人已逝，
而涛声依旧。我仿佛看见：
矗立船头的诗人，满腔的
孤愤，化在这青翠万叠之中。
暮色苍茫，乱礁洋*的巨浪，
激起了一个王朝的最后坚

守。
七百多年的时光灰飞烟灭，
而这一片海域铭记着这个名

字
——文天祥，和他的诗句。

这如林的岛礁，沉默的石头，
以草木遮盖了它的峥嵘。
鱼群如期而至，随潮汛
繁衍生息。黝黑的岩壁，
映着渔火，如星辰在天空中

闪耀，又如英雄的诗句，
留在书籍上的光芒。
海浪，日复一日地拍打着
礁石，一丛丛滕壶欣欣向荣，
它们坚硬的外壳中，都藏着
一汪咸涩的泪水。月光下，
听得见一声声叹息。这轻波，
荡漾着大海柔软的回声。

我看到，巨轮驶过牛鼻水道，
向灯塔致敬。如果黑夜到来，
那光芒一定会刺穿黑暗，
指引航向。岛礁如林，
守护者从水中苏醒，看见
旭日升上水面，黄金的归帆，
骑着蓝色的波涛而来。
这澄澈之诗，热泪凝结的

盐，
映照出王朝失落的背影，
和这个人不朽的骨头。

大海之中，岛礁在巨大的
涛声里入定；而岛礁之上，
我们的灵魂在羞愧地晃动。

*乱礁洋位于象山涂茨镇沿

海，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乘舟
过乱礁洋，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
的诗篇《过乱礁洋》。

大雾

早晨 5 点，我怀着日出的心
情起床

却看到大雾笼罩了整个渔山
岛。

近处坡地上的萝卜花，开得
茂盛而淡雅。在灰白的雾气

中，
努力呼吸出暮春的气象。仿

佛
一大群迟暮的美人，在海边

默哀
——为即将逝去的春天。波

浪
将翻过这神赐的一页，就像

大雾
遮蔽远处的一切，无一幸

免。

还好。还有一只猫突然蹿出

花丛，
冲向低处。接着有一只白鹭

跃起，
向高处展开轻盈的翅膀。这

沉默的舞蹈，
随着海上寒冷的气流上升，

不一会儿
就消失在茫茫的大雾之中

……
无风。一杆瘦小的风电机安

静地立着
——它和海岛一起在等风。

孤独：重新回来。回到沉默
的大海。

我想到远方的你，一定很疲
惫，

从大海到大海，这辽阔的航
程，

我看到你虚无中高昂的头颅
——像礁石一样沉重。
但我相信：被大雾遮蔽的

——
有远处的房子、岛礁和海平

线，
一定还有，更远处的日出。

沈学东

九月台风肆虐，山洪暴发，
雨水仿佛都集中在濠溪里了。

记得那天伯父拉着我的手，
去观看山洪。他指着高山说：“这
是龙穿阵。”龙是睡着的，它苏醒
时，侧身就地动山摇，呵气就洪
水暴发。琴诗岙的山确实有很多
关于龙的传说。

牛燎水库上头有白龙潭。白
龙是贞洁的象征。想象中，它总
是蛰伏在龙潭里，眼神温柔，身
子即使蜷缩得麻木了，也不敢侧
身一下。

沿着龙潭山的山岭上去，翻
转山脊，是天窗岩。天窗岩俗名
鬼洞岩，上有天窗，下有石几，
还有石碗、石汤匙。嘉靖 《象山
县志》 记载：宋熙宁间，仙人谢
宝徙居天窗岩修炼。天旱，偶然
和孩子们嬉戏，缚草龙祈雨，雨
即至。把草龙放在溪坑上，触石
而没，成深潭。大旱，县令召令
谢宝祈雨。谢宝嘱咐母亲：“打击
簸箕，旋转纺车，要洒水。”母忘
记洒水，就有雷无雨。按他的话
去做，雨就沾足。元祐年间，朝
廷赏赐金帛，他不接受，只求隐
居天窗岩。

天窗岩右边有东摄潭。民国
《象山县志》 载：“天窗岩左有东
摄潭。东摄在层岩中，扪萝而
登，有小瀑坠滴，即潭也。山有
鹤龟，得之即雨。”

平时，濠溪水总是温顺地绕
村而过。在清冷的水里，即使是
水草，长出的骨头也是硬的，直
直地矗立在水中。濠溪水清鱼
细，身子骨清爽，长得精神。这
些鱼无忧无虑，偶有游客经过，
仍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如果有
影子触动，它们倏忽远移，如果
有饼屑饭粒往下丢，它们的嘴唇
顶出水面，它们的身体会跃出水
面，成一张细细的弓，漾起一圈
圈的花纹。

濠溪边的小山，以前种植桐
子树。满山的桐子花嵌在绿叶
里，花朵偶然飘落在洁净的溪水
里，树枝垂挂下来，打着了流
水。后来改种梅树，在霜雪天，
梅花成荫。拂起梅枝，穿过花
阵，人仿佛在梦中。

濠溪的中段是两个溪坑，有
埠头，是村人淘米洗衣的场所。
溯流而上，是上堰坝，开阔，见
阳光，所以水清澈，鱼在其中，
飘忽无依，仿佛挂在空气中，嘴
巴开阖之间，齿唇红粉细白，煞
是好看。怪石从溪谷滚下，堆积

在上头。歪脖子树枝条飘拂，溅
着了水面。现在，上堰坝两边也
被浓密的树木遮掩起来，似乎真
人不露相，但是汩汩的流水声告
诉我，这里的泉水正像记忆里珍
藏的形象。

再上去，是小水库。小水库
两侧，巨石堆叠，黄泥凼右侧的
劈开岩，两座岩石高十丈，中间
一条缝隙正像一线天。黄泥凼左
侧的座纹岩，有靠背，有坐垫，
似沙发。四份山上的骑马岩，像
奔跑的骏马，马鬃飞扬。小时
候，我在这里放牛看羊，伙伴们
在岩缝里穿梭而过，每一块巨石
都留下过足印，每一个岩洞里都
飘出过笑声。现在竹树丰茂，灌
木交错，枝柯横生，裸露的岩石
被遮住。然而，每当我走过这些
山谷，总是能够感知一种浸入骨
髓的热爱。大概是山村的那份宁
静，这种感觉似乎是清净，似乎
是安宁，似乎是知足，总是无法
形容。

小水库向上，道路成“之”
字形。道旁有蟹啜岩，岩底有蟹
壳印，大如拳头，如饭碗，如面
盆，为盘，为勺，为缸瓮，高者
为坎，为嵁，双石成缝。

再向上才是牛爎水库。两条
大溪流，一条自白龙潭来，一条
自大坑山来，其他涓涓细流，自
石缝来，自树根来，自山涧来，
何止千条。山水平静，不起榖
纹。整块水绿，如玉之光影，如
树之苍翠，如芝兰香草之沉浸水
中，宛然难分。

转身过来，我看到了自小生
活的村庄。矗起的小洋房，遍布
的瓦屋。琴诗岙村民，沈姓为
多。村里还保留着民国时期沈姓
地主的高楼大屋，高楼靠近溪
坑，有十二级台阶，有炮楼，有
民团，置办过 12支枪，有四边瞭
望哨，易守难攻。他是早期的民
族资本家，在家乡开办铜洋间，
兵工厂，县城办过咸货行，宁波
开过丝袜纺织厂。

我的前辈是有开拓性的。
我也看到了自家的老屋。还

记得有一段时间，半夜里，我会
行走十几里路，回到老家，只是
在旧板床上躺一会儿，听着睡在
隔壁的祖母传来轻轻的呼吸声。
后来有了摩托车，半夜三更睡不
着，也会骑几个小时的车，回
家，和祖母唠嗑到天亮。祖母和
父亲去世后，我竟然还是想着要
回到村庄去居住。

这萦绕不去的家乡，我所热
爱着的家乡。

琴诗岙的山水

陈和李

这是一片透明的海洋，渔山
岛犹如镶嵌其间的一块蓝宝石。

岛不很大，但也不小。在岛
与海的交界处，是一片浅水地
带。一片色彩斑斓的海草兴高采
烈地生长在这片浅水地带的岩石
上——它们的色彩源于天空和海
水的浸染。若是初夏，岛上遍
地 是 盛 开 的 野 花 ， 晚 霞 粉 的 ，
雪花白的，柠檬黄的，罗兰紫
的……因为没有蜜蜂和蝴蝶来打
扰它们，所以大多数时候，花儿
们是安静的。只有当海风轻吻过
它们的脸，这些美丽的花儿才会
害羞地窃窃私语，轻声议论着海
风的多情。

岛的中央，是一座灯塔，不
很大，却有着“远东第一大灯
塔”的美誉。渔山灯塔是我国

渔 山 海 域 南 北 行 船 必 然 经 过
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光
绪二十一年，灯塔由上海海关
耗费 5 万两白银建成，当时仅
有塔身和灯器。现在岛上的灯
塔是 1985 年交通部批准在原址
上重建的，采用太阳能电池、氙
灯和鼓形透镜。

如果岛上光是一座灯塔，那
会是寂寞的，因此在渔山岛上还有
一座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现代化太
阳能灯塔，全钢铁骨架，比老塔
高，也比老塔苗条。两座塔一高一
矮，一胖一瘦，相映成趣。灯塔很
古老了，每一块砖都用被风蚀的伤
痕记录着它们的年龄。

渔山岛是寂寞的，但你一点
也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你有许多
事情可以做。吹吹海风，这里的
海风来自最纯粹的大海。听听涛
声，洁白的浪花，会让你觉得自

己是在和大海的灵魂交流。你也
可以看日出，看日落，看遍地的
芳草和鲜花，你感到自己是在线
条和色彩上散步。

渔山岛的另一处胜迹当数
“仙人桥”了。在岛上行走时，
它是“桥”，而从海面上看它，
它便是一道巨大的“门洞”。仙
人桥高 20 多米，宽 30 多米，这
里 原 本 是 临 海 绝 壁 的 大 悬 岩 ，
大自然造就了它，又不停地雕
琢它，终使崖顶一个约 200 平
方米的岩石下塌，塌落的石头
被海浪拖得不知去向，独留下
高悬的一道凌空石梁。仙人桥
横跨在惊涛之上，伏桥俯视，顿
觉四面来风，涛卷浪翻，声如雷
鸣，亦能感觉身下的“桥”似颤
似颠，大有即刻里倾覆百丈涛谷
之感。很少有游人能坦然走过

“仙人桥”。这也是渔山留给游人

的又一个经典悬念！
沿着岛边那片浅水地带慢

慢走一圈，在水中摇曳的一丛
丛野生海带和海草中，你也许
会捡到一个漂流瓶，里面装着
一卷神秘的纸卷，用金色的丝
带系着。坐在一片雪白的礁石
上，拧开用蜡封的瓶盖，抽出
纸卷，解开金丝带，展开神秘
的信纸，你也许会读到一个美
丽的古代神话。

躺在野花丛中，望着纯蓝的
天空，你可以一边想象心中的爱
人，一边用几朵白云在干净的天
空上做记号。这时远眺猫头洋，
海面上白帆点点，渔轮穿梭；晴
朗天气海边垂钓，拾贝赶海，情
趣盎然。有无数的海鸟围着海岛
翻飞，等到夕阳西下，则是银盘
当空繁星相拥，塔光闪烁渔火点
点，海风拂面而来，此情此景无
可比拟。

当一场流星雨开始的时候，
海面被不断划过夜空的星星照
亮，你会止不住地流泪，在如此
美丽的星空下，在如此难忘的夜
晚，你的生命中还有谁在遥望你
的岛屿。

遥望渔山岛
□小小说

鱼乐（鱼拓） 卢圣贵

织（农民画） 马 震

开渔啦（摄影） 陈良军

□诗歌

□诗歌

□诗歌

顾宝凯

我无法直接写到大海
无法写出大海尽头——落

日的雄壮
无法写出码头——晃荡的

潮水反复
冲刷它布满窟窿的身体
无法写出整条漫长的航线

上
一条孤零零的运输船——
运送着陆地上过多的重量
无 法 写 出 芦 苇 苍 茫 的 头

颅，一只海鸥
在岸边逐浪，它孤独的鸣

叫
牵引着洋流的回旋
无法写出下海人黝黑的脊

背
像潮水上头最浑浊的波浪
同样，我无法写出，我的

外祖父——
一个老船长。最后像一盏

渔火
熄灭在海边的一阵风里

风门口

像一次朝圣
我又穿过一大片松树林来

到这里
涨 上 来 的 海 水 淹 没 了 岛

礁
它布满全身的窟窿
来自于海水周而复始的碰

撞
渔船将锚扎进海水底部
钓鱼人立在岸上，静止的
如同一尊雕像。对面龙头

背坡地上的
青草，长势高过一波又一

波的潮水
远远望去，它是陆地上的

另一片海
记得去年坡地上的薰衣草
长途跋涉的下午，汗水和

温暖的阳光
你指给我看的一大片蔚蓝

的海水
海水中隐没的礁石
露出青黑的脊背，像座头

鲸
对海湾的一次探寻。

旦门海涂

水草丰美。白鹭从遥远的
海湾飞来

落在牛背上，它们开始弹奏
这初夏饱满的琴弦
这世上大美的事物往往

具有弯曲的弧度，如：牛
背

落在牛背上的细脚蹼，通
往白鹭脖子

和长嘴的弯度
以及不远处的塘坝线外起

伏的波浪。

一块镶满绿色的滩涂。它

喂养牛羊
小螃蟹，鱼虾。也喂养海

蜈蚣
和坝上的村民
它们在一道塘坝线的守卫里
各自生活，各自写下生命

的细节
如此丰饶的世界，我们足

以忘情地活着。

我无法直接写到大海(外两首)

卓 娅

这 几 天 我 被 一 个 女 人 跟
踪。我走到东，女人跟到东，
我走到西，女人跟到西……我
苦恼极了。

刚在办公室坐下，就见那
女的跟了进来。没等我开口，
她径直走到我面前，柔声说：

“跟我一起回家好吗？”
我尽力压下气恼，“你是

谁？”
女人说：“我是你妻子，儿

子的妈呀！”
我说：“对不起，你认错人

了，我不认识你。”
女人说：“你别这样，你

总说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
就 是 我 丈 夫 ， 跟 我 一 起 回 家
吧。”

我站起来，“你认错人了，
我真的不认识你，你快走开。”

女人说：“我怎么会认错自
己丈夫？就算是烧成灰我也认
得。”她上前拉住我的手，泪水
流了下来，“求求你，别丢下我
和孩子……”

“请你马上出去，再不出去
我要叫保安了。”我威胁说。

“你 叫 ， 你 叫 啊 。 每 次
你 都 这 样 ， 你 的 心 就 这 么
狠……”她说着，抓起桌上的
电话砸我，我措手不及，脸上
挂了花。

“你这人怎么这样，怎么有
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我捂住
脸说。

“我怎么不讲理，你半年都
没回家了，你知道我一个人又
带孩子又侍候爹妈多不容易。

我每次来找你，你都轰我走。
你敢说你不认识爹妈，不认识
你亲生儿子吗？”女人声泪俱
下。

同事们从办公室出来，围
在走廊里，看着我。

我指着女人对同事说：“我
根本不认识她，我跟她没有半
点关系，请大家不要误会。”

“没关系？”人群中传出一
个声音，“没关系怎么偏来找
你？”

我百口莫辩，一下子急出
了 汗 。 这 时 “ 砰 ” 的 一 声 闷
响，大家一看，那女人撞上了
墙。

有人狠狠地盯着我，“闹成
这样，还说跟你没关系吗？都
这时候了，你还一声不吭，你
想单位出人命吗？”

我张口结舌。
看了看人群，又看了看女

人，我咬了咬牙：“好，大家都
别吵，听我说几句。”

周围安静下来。我一字一
句对那女人说：“你起来，你听
我 说 ， 是 我 对 不 起 你 。 这 半
年，我扔下你一个人，又带孩
子又侍候爹妈的，真是辛苦你
了。你先回去，我下了班就回
家。你在家等我，有事咱回家
商量。”

女人点着头，不断用手抹
去脸上的泪花：“回家，我回
家，我现在就回家。”

几天后，那女人又来了。
我痛苦万分。同事们开始给我
出主意，“你对她凶点，你凶起
来她就会怕，她怕了就不会跟
你了。”

我绝望地说：“我怎么凶得
起，我对神经正常的女人都没
办法，更不要说对付神经不正
常的女人了。”

回到家，我唉声叹气。妻
子给我出主意，“我教你，你去
对她说，你再跟踪我，我叫公
安把你抓起来。”

我来到办公室，那女人跟
了进来，放下手里的点心和豆
浆，对我说：“你早上总是空着
肚子出门，这样会得胃病的，
趁热赶快吃点吧。”

我说：“你再跟踪我，我叫
公安把你抓起来。”女人听了微
微一笑，“你为什么叫公安抓
我，我又没犯错。快点吃吧，
再不吃就凉了。”

妻子又教我，“你去跟她
说，你再跟踪我，我就自杀，
我死给你看。”

我刚进办公室，那女人就
跟 了 进 来 ， 把 一 本 《消 防 世
界》 杂志放在我面前，“我知道
你 没 时 间 买 ， 今 天 我 刚 好 经
过，给你买了一本。”

我硬起心肠说，“你别跟我
了，你再跟踪我，我就自杀，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女人听了
轻声笑起来，“你乱讲，你总说
你要多花时间练出真本领，好
去救更多的人，你怎么会去自
杀呢。”

妻子教我更狠的，“你跟她
说，你再跟踪我，大家都别活了，
干脆同归于尽，我要掐死你。”

我进了办公室，女人紧跟
着进来，把两双袜子和一双手
套放在我面前，“你每天出门总
是急匆匆的，天气冷，你脚气

重，袜子要天天换，也别忘戴
上手套，小心冻坏身体。”

我感觉心口酸酸的，眼睛
有点潮，但还是硬起嘴，“你再
跟踪我，大家都别活了，干脆
同归于尽，今天我就掐死你。”

女人眯起眼睛，“我记得以
前恋爱时，你常说，‘不求同日
生，但求同日死’。我早就盼着
有这么一天了，和你一起死，
死而无憾。”

我彻底没了辙。妻子说：
“你再听我一回，这回保证老鼠
药包吃包灵。你对她说，你再
跟踪我，我就叫黑社会把你孩
子抓起来。”

我一进办公室，那女人便
闪身进来，把一瓶维他命和感
冒丸放在我面前：“你一感冒就
闹气喘，平常要多注意身体。
服些维他命可以预防感冒，要
是发烧就服感冒丸，记得多喝
水。”

我心如刀绞，但还是强忍
泪水，咬牙吼道：“你真的别跟
我了，你再跟我，我就叫黑社
会把你孩子抓起来，我说到做
到！”

“嘭”的一声，女人和维他
命一起跌倒在地。她爬过来抱
住我的腿，哭着哀求，“不要，
不要啊，我不会了，我发誓再
也 不 了 。 求 求 你 放 过 我 的 孩
子，他还这么小，他是无辜的
啊。”她乱发披面，泪如雨下，
额头磕出了几道血。

我冲出办公室，一路狂奔
到家，进门就冲着妻子大吼：

“你的心怎么这么黑、这么狠，
你教我把她的孩子抓起来，你
这样对她，她真要疯掉了，你
知不知道！”

“我知道。”妻子低着嗓子
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去掉
幻觉，正视现实。为了救火，
她丈夫已经在半年前牺牲了，
要是再失去孩子，她就什么都
没有了。”

母亲的心


